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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上有位“小广东”
! 王为江

甘垛镇三河村
温家庄 (原横泾镇
温家村第五村民小
组)有一位村民叫
杨寄平，男，今年
79岁。他的外貌体形很有南方人的特质，
三料个子，浓眉大眼，至今说起话来一口广
东腔调，因此庄上大人小孩都以此称呼他
为“小广东”。知道小广东身世的人却微乎
其微。原本广东和江苏就相隔千山万水，而
小广东与温家庄及周边乡镇无亲无故没有
丝毫的血缘关系，他怎么会在温家庄落户
并娶妻生子、儿孙满堂呢？

这还得从七十年前说起。在小广东朦
胧的记忆里，他听姑母说过，他的老家在广
东香山县（现中山市），原先的家庭经济状
况比较殷实，后遭变故，幼年时就与父母离
散，只能与姐姐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至
五六岁时奶奶又过世，只好投奔远在广州
的姑母家。由于姑父行事与时局有悖，便带
着全家及姐弟俩离开广州远赴上海谋生，
时日不长，姑父和姑母便分离了。姑母带着
亲生的三个孩子和他们姐弟俩流浪到浙江
嘉兴一带，靠人施舍沿街乞讨生活。就在小
广东七岁那年冬天，在浙江省嘉善县一个
叫杨家埭的地方，他竟然与姑母她们走失
了。任凭小广东呼天叫地哭喊，大街小巷一
遍又一遍寻找，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亲人，从
此便和姐姐、姑母失去联系。就在小广东走
投无路十分绝望的情况下，一位救命恩人
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就是小广东后来的义
父温荣春。

温荣春，温家庄人，经商世家出身，在
温家庄有田产大瓦房，还有一条商船。他和
妻子常年奔波在江浙沪一带赶集市、戏场、
庙会设摊经营。这一天唱戏结束，收拾好商
铺，已是晚上九十点钟，隐隐约约听到一小
孩在寒风中有气无力地啼哭。他循声并借
着朦胧的月光，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小男
孩，衣着单薄，蜷缩着小身子抖抖瑟瑟。温
荣春询问小男孩情况，从他稚嫩的话语中
听出原由，便叫来妻子将小广东接到住家
船上，为他洗漱，安排食宿，把小广东暂时
收留下了，和自己的儿女一起生活。温荣春
等候了十几天，发现无主户认领这个小孩，
便和妻子商量把他收为义子，抚养他成人，
并且给他取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杨寄

平———“杨”是指收
养他之地嘉善县杨
家埭，“寄”是寄养
的意思，“平”是希
望他平安长大。

自从温荣春夫妇将小广东接到船上那
一天起，就经常教育子女，要团结互助，孝
敬长辈，勤劳做事，诚信做人。在日常生活
中，温荣春夫妇更是把小广东当作亲生儿
子看待，平常有好吃的东西都是姐弟仨人
平均分配，过时过节添衣买帽都是三个子
女一起筹划。

义父温荣春白天忙做生意，晚上回船
上还抽时间教小广东识字、学算数。一晃几
年光阴过去了，小广东逐渐长大，先是跟着
义父学经营、帮义父看守摊位，到后来直接
独当一面，去集市摆摊设点搞经营。正当义
父全家人都能自食其力，准备放开手脚搞
经营时，新中国制订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大力推行农业合作化，对私人工商业和农
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义父母
带着小广东等家人回到温家庄，从此小广
东成为了地地道道温家人。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经的
小广东从一个幼童长成了二十多岁的男子
汉，义父母开始为小广东找对象。由于小广
东其貌不扬，说话蛮腔蛮调，又是义父子关
系，谈了不少人家的姑娘，总是三个不成四
个不就。温荣春有点心急了，他发动族人、
亲朋到处打探，一有信息便亲自出马，并承
诺只要他在世一天，都要护着小广东，并以
家里大瓦房、运输船作保，终于和原川青乡
小葛村葛姓人家谈定亲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人们刚刚挺过三
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条件还很艰
苦，但温荣春夫妇倾其家庭所有，还是为小
广东大操大办了婚事，赢得了亲家的赞誉。
他的为人善举、大爱情怀也得到了四方乡
邻的一致好评。

小广东成家后，夫妻俩的小家庭以勤
劳为本，靠节俭持家，生育了两个儿子，儿
又添孙。为了报答义父的养育之恩，他和妻
子商量决定，将自己的儿孙姓氏改为温姓，
随义父下代字辈排行起名，在温氏族谱上
把子孙立为义父温荣春名下，让子子孙孙
永不忘记他们的根来自于义父温荣春全
家。

租 被
! 陈其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邮的
街头巷尾，在墙上或住家大门上，
常可以看到广告式的“租被”两个
大字，抑或注明“巷内有被出租”。
一度租被成了一种新行业。

要租被的人，大多数是到县里参加“三干会”
“四干会”（即全县三级、四级干部大会）及各种有
上千人参加的专业会议的干部。他们住旅馆（有的
旅馆只有 10多个房间，人多，加床，或打地铺，被
子也不多）。有一次，遇到有8695人参加的“五干
会”，所有好住人的地方塞满了，租被成了第一急
需，忙得抓会务的人焦头烂额。

当时，我住在焦家巷，从巷尾往巷头数，租被
的有秦大妈、金奶奶、朱大妈家，还有我家。这些人
家少的只有几条被可供出租，多的有 30多条（堆
在房间像座小山，洗起被子院子里白花花一片）。
一条巷子就有几家，全城租被的则有几百家。租被
的租金一天五分钱，后来是一角钱，当时八分钱就
可以买一碗阳春面。

租被的人家讲究的是清洁卫生、服务地道，被
胎不能太板，要又软又暄。有的租被的把老胎重新
弹一下，或者买些新胎。干部租你家的被，睡得暧
和和的，下次上城开会，仍然会到你家租，成了“回
头客”。租被的人家也有一个职业道德问题。好的
人家每租一次被，短的 3天，长的 6天，都要拆洗
一次（当时不用被套）。我见过秦大妈拿一批被里

子到察院桥码头上洗汰，然后在
大院子里晒干，再把被子勾好，
也够辛苦的。但也有人家只把被
头拆开，用板刷把脏的地方刷
刷，这就马虎了。

租被也有头儿。我家这儿租被的头儿就是近
邻朱大妈。她是居民小组长。平时，开居民会，她传
达上级指示，布置要做的事情，很负责。遇到有人
租被，她拿根扁担到我家：“陈奶奶，拿三条被来！”
然后又去别人家收被，送到指定地点。几天后，又
是她将被子送回，也是很负责。她是租被头儿，与
当小组长一样，全是尽义务。

城上租被，一些大镇也租被。我工作过的临泽
逢到开“三干会”即如此。公社开“三干会”，各大队
干部的住地是固定的，住地房东租被，不够，再向
别人家租被。有人说大小队干部要租什么被，自带
被子就是了。那年代不行，老婆伢子也要被盖。年
月久了，房东与干部都熟得处出感情。因为干部吃
住在一处，自带的没用完的烧草、打地铺的穰草都
留给房东。干部聚餐，最解馋的是茨菇红烧肉，有
时也盛一碗给房东伢子吃。房东不过意，找来“飞
马”“华新”烟散散。时间久了，房东伢子给年纪大
的干部当“干儿子”。干亲干亲，篮子拎拎，双方走
动多了，感情也深了。

租被是一个不起眼的行当，也是当时社会需
要的行当。

老妈学车记
! 姚迪茹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私家
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儿了。走
亲戚、旅游，有了私家车出行确实
方便了很多。随着需求的增加，一
大批学习驾驶的人如雨后春笋般
迅速涌现出来。我的母亲也成了潮
流中的一员。

其实，老妈有学车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四五年前我学车那会儿就想跟我搭个伴了，
但这个想法被父亲和我扼杀在摇篮里，理由就是
家里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驾驶员。遭到反对后，老
妈也就作罢了。

外婆一个人生活在老家，老妈每隔一个星期
都会去看望她。在私家车还没盛行的时候，都是坐
中巴。有了私家车，基本都是父亲和我轮流接送。
今年暑假，父亲外出公干了一段时间，正巧赶上我
单位事情多，没有时间送老妈去外婆家。老妈时隔
多年又体验了一次坐中巴的感觉。回来后，她苦不
堪言，抱怨坐中巴的种种不方便。我笑着回应她：
“由奢入俭难呐。”

我知道，老妈又蠢蠢欲动了。
不出我所料，第二天，老妈说：“我决定学驾

驶了。”
和上次一样，老妈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家人

的一致反对。可是之前的说辞显然站不住脚了。
于是，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打消老妈的
念头。“教练不收50岁以上的女学员。”“教练
都很严厉，说话也不中听。”“现在的驾照很难
考，很多年轻人都要补考，费时间费金钱。”“路
况越来越复杂，大家能不开车都骑车了。”“低碳
出行，你我有责。”等等。没想到，老妈这次是吃
了秤砣铁了心，油盐不进，学习驾驶的心意已
决。

就这样，老妈开始了她“漫漫”的学车生涯。
老妈是从事教育工作的，理论考试对她来

说不是什么难事。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敢掉以轻
心，每天回家都认真看书做题。我们都劝她理论
考试过了就行，不必太上心。就在大家逐渐淡忘
这件事情的时候，某天的早晨，老妈发了条微
信：“100！”我纳闷了，这没头没脑的“100”什么
意思呢？思前想后，终于明白了。老妈的理论考
试得了满分。看来，老妈这不仅是赤裸裸的炫
耀，也是宣战！我心里窃喜：可别高兴太早，折磨
人的在后面呢。但是又不得不佩服老妈的好学
与认真。

学过车的都知道，科目二才是王道。这一点
对于老妈来说，也不例外。第一天的科目二学习
归来，老妈大吐苦水。不仅纠结于汽车各种零部
件的原理，还一个劲地说教练关照回来练习方
向盘。对于老妈的用意，我们心知肚明。可是没
有一个挑明了的。谁挑明谁就得贡献自己的爱
车给老妈练习方向盘。这种吃力不讨好还担风
险的事情谁也不愿意。老妈也不是“坐以待毙”
的人，岂能甘心！

晚饭过后，老妈像往常一样收
拾桌子洗碗。我散步回来后，发现
她还在厨房里捣腾着，便跑过去一
看究竟。咦？老妈手上拿着锅盖转
来转去。“老妈，这又是哪一出啊？”

“教练说回来要练习方向盘，锅盖
的形状挺像方向盘的，你帮我看看两只手是不是
这么交替的？”我被老妈的想象力彻底折服了。就
这样，老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厨房练习一会“方向
盘”。时间长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自然减小
了。老妈有时候会抱怨坡道起步容易熄火、倒车入
库容易压线。我们也都是这么一听，不仅建设性的
意见少得可怜，偶尔还夹杂着些许讽刺。老妈见我
们的态度如此，也很少和我们提及。

科目二的考试在即，老妈每天都会去驾校练
习一会，教练说老妈是驾校里最勤奋的老学生。的
确，老妈平时也是提前一个小时去驾校，看着其他
学员练习，说从他人的练习中也可以发现自己的
问题。带着紧张又激动的心情，老妈奔赴“战场”。
临考前，我们安慰她，一次不过可以补考，再不过
就下次再考，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对于老妈是否能
考过，大家都觉得无关紧要，也没抱太大希望，或
者说压根没有放在心上。

事实又一次让我们大跌眼镜。老妈的微信在
考完试的第一时间准时发送：一把过！3个字，包
含了满满的骄傲。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难道
说老妈学车是正确的选择？撇开运气不说，老妈的
基本功应该还算扎实，这离不开老妈刻苦的训练
以及温故而知新的学习精神。我暗自为老妈感到
高兴。

老妈有了前两次的成功战绩，信心倍增。加之
听说科目三简单易学，顿时乐开了花。第一天的科
目三学习结束后，老妈哭丧着脸，说方向把握不
准，脚感也不好，油门刹车轻重把握不准，比科目
二难多了。教练没有那么多时间带着一遍遍练脚
感，家里的车子更不能拿出来练。老妈陷入了苦恼
中。过了几天，她问我家里以前的踏步机还在不
在，我说在仓库里。她二话不说将搁置多年的落满
灰的踏步机从仓库里翻了出来。原来她要通过踩
踏步机来练习脚感。不管有没有成效，老妈是动脑
子下功夫了。与之前的“锅盖篇”相同，老妈每天晚
上准时抒写“踏步机篇”。

虽说老妈认为自己的科目三学得不扎实，但
还是稳扎稳打地一次性通过了考试。接下来的科
目四更不在话下，又是华丽丽的满分。如此漂亮的
成绩单，不要说被大家“歧视”的 50多岁的妇女，
连小年轻都难以做到。老妈向曾经不看好她、劝阻
她的我们证实了，50岁以上的女人可以学车，而
且可以学得很好。

还有几天老妈就拿到驾照了，衷心地为老妈
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也由衷地佩服老妈的毅力
以及钻研精神。预祝老妈在以后的驾驶生涯中一
帆风顺。

屋后的荒地
! 伍正娟

屋后临窗的一块地已荒
了好几年，原先是一所学校
安放学生自行车的地方。曾
用钢条和铁皮搭成的车棚，
后来撤乡并镇随之学校也一
起撤走了，钢条铁皮便被一些小心眼的人拆
拆卸卸卖废品去了。公家的东西拆时费时费
力还不值钱，所以任人拆了去也没人问。周
边人倒是想把此地瓜分占为自家用地，但此
地身份复杂，有人家试了几次终是无功而
返。奇怪的是说公没人问，论私管事者便多
了起来，更是说不清该是谁来负责，所以此
处也就自然没人打理了，一片狼藉，任杂草
丛生。春末夏秋还好，满眼碧绿，入了冬草枯
了，遍地成了荒芜。

这样也好，因无人光顾无人骚扰，这里
倒成了猫儿狗儿的游乐场，成了一块最为热
闹也最为宁静的地方，同时也成了我心灵的
一片静地。我时常喜欢天朗气清的时分站在
窗口看这荒地上发生的一切。有时会有一群
猫狗在这儿追逐嬉戏闹成一团，有时只有一
两只猫狗过来溜达溜达，看同伴太少或实在
没什么趣便甩甩尾巴走了，偶尔还会有这么
一只猫或狗孤孤单单地徜徉徘徊，或者干脆
趴着卧着享受着属于一只猫或狗的寂寞，若
没外界惊扰绝不会发出半点猫喵狗吠。这时
侯很安静，安静得让人想看看天空，看看天
空中懒散游走、自在卷舒的云，让人想静静
地拈开一页书细细咀嚼文字。抑或就这样和
猫儿狗儿呆呆地互望着，若有一只老鼠经过
便吓到慌得立起又坐下或者还有逃走的。我
亦忍不住为这只鼠平白无故地扰乱我们的
平静而不平。难得的一片宁静与祥和在自己
觅得的地方，谁愿意被打扰呢？

然而事情往往不为我或那块荒地上的
牲畜所想。几日前的一个中午时分，风和日
丽，天气清明，荒地上不紧不慢来了两只狗，
一只黄的一只黑的，它俩互不相干，玩得不
亦乐乎。黑狗不停地用前爪刨着地，想要挖
出什么宝贝；黄狗则悠哉悠哉地四处闲逛，
一会儿也会用鼻子嗅嗅，似乎在找什么新奇
玩意；我则倚在窗口，满心惬意。空中忽然传
来一妇人的大声喝斥：“嗨，死走，要死了！”

“嗨，死走，滚！砸死你！”两只
狗被吓得竖起耳朵木愣愣立
着，露出惊恐的眼神，待第二
声斥骂随着一块砖块飞来
时，吓得慌不择路撒腿就逃。

真是没来由，狗碍着她什么事了呢？我
们的平静被打扰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出
窗外，乜着眼朝窗内视角难以触及的地方够
去，见那妇人正在荒地边上横眉怒眼、满脸
怨念地吸着烟。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她为什
么要迁怒于狗？狗应与她无怨无仇的，它们
只在被人们荒弃的场所玩耍又与妇人何干？
明明是你骚扰人家的休闲时光，明明是你打
乱人家的一片平静，你还去喝斥，难道因为
它们是狗，自以为你是尊贵的人而它们是低
贱卑微的狗？狗惊恐于人的恫吓无奈逃走
了，我站着甚是迷惑其斥。

仔细想来，生活中倒确有这样形式的
人，他们常常会无故迁怒别人或插别人一
脚，在他们的思维里别人没理由地低他们
一等。老实不会反抗的人遇到往往不声不
响地头也不回走掉了，若是遇到会反抗、不
服气的，性格粗暴、血气方刚的，便容易引
来一场打斗。我曾在某个早晨被一个刚从
隔壁棋牌室钻出来满眼血丝的人莫名其妙
地谩骂。只因他打牌输了钱？可输钱又与我
何干？我仅仅与他擦肩而过。幸亏我是那个
老实不愿反抗的人，他们眼中好欺的、身处
卑微的人，遭了骂回家洗洗耳朵也就罢了。
如此想来，那妇人在哪里受了点气迁怒于
狗便不足为怪了。怪的是她衣着甚是光鲜
怎么会来这块荒地？怪的是这两天这片荒
地上不见了狗猫的踪影，是因为有了人？是
因为天气变冷？

听说镇政府不久将把这块荒地建成小
型停车场。这些年来，小镇的居民日子过得
越来越富足，街道两旁常胡乱停着许多私家
车，每逢集市，交通就会拥堵不堪，镇政府若
果真如此作为倒是一件大好事。到时猫狗依
旧可以来此撒欢戏耍，只是要注意生命安全
了，而我到时眼见又是另一番景象了。即便
如此，但愿心里的那块静地永远存在。


